
「想起來了，然後呢？」 

— 精神分析取向政治暴力創傷療癒 

 

 

轉型正義再詮釋威權時期的真相有不同層次，而在個人史與家族史中，有更複雜

的真相。這些遺落的人生故事，對關係至關緊要，必須好好處理。否則政治暴力

事件即便成為歷史，但創傷仍以用不同的方式，成為社會中的現在進行式。我們

要知道的真相，不僅在於事件發生的始末，更是受害者主體的真相：這個主體經

歷了什麼？或許它從來無法語言化、也無法傳達給對話的對象。雖然這不是國家

與政府最重視的真相，卻是心理工作者關注的焦點。 

 

摘要： 

 

面對創傷 

關於如何面對創傷有三個面向：一、害怕面對，特別是規模很龐大的創傷。

我們想像它是不可觸碰的；二、強調正向地面對，不要耽溺。三、只有真相可以

帶來療癒。但是否挖出真相、重建真相，將真相完全攤開在世人面前的時候，療

癒就會發生？ 

記憶政治具有某種爭議性，到底誰才是受害者？慰安婦的受害者，跟二二八

的受害者、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國共內戰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日本

皇軍的受害者、納粹的受害者。這些受害者有時候不會有立場上的對峙，但有時

卻是對峙的。到底誰是我們？誰是他們？誰是跟我們對峙的人、誰是跟我們同一

陣營的人？事實上並不是那麼容易被切割的，但我們往往以為那是可以被切開的。 

我要提醒的是，一個歷史事件不是只有加害者跟受害者而已。即使是在二二

八跟白色恐怖裡面，我們常以為好像他就是一個受害者跟加害者，或者是加害體

制的一個對峙，好像只有這兩邊的人需要想起來。然後，其他人就無關。但真的

跟我們無關嗎？我們絕大部分的人只要覺得家裡面沒有二八或白色恐怖受難者，

我們就會以為自己離這段歷史很遙遠。可是在我們的臨床工作、田野調查裡面，

就會發現，即使是這些受害者的後代、二代跟三代，他們對這個歷史無知的程度，

跟你我都差不多，以至於他們也覺得好像跟我無關。但是你問起來，才突然發現

其實是與自己家族相關。 



 

政治暴力 

什麼是政治暴力？現在世界各地，跟政治有關的暴力，不見得是國家。所以，

我們稱之為組織型暴力。也就是說，握有實質政治權力的群體或個人，為了鞏固

他自己的私利，有系統地運用他的資源，在各個層面上去壓迫個人或者是弱勢的

群體，然後在不同層面上加以滅絕，這在最近維吾爾的集中營中會看到。 

轉型正義的學理很複雜，但核心在於，我們過去是威權的政體。今天我們民

主化了以後，很重要的是，我們怎麼重新去命名這件事？過去做那個事情是不正

當的，他哪裡不正當？必須要重新去定義它。 

 

善後工作 

這項不正義，我們除了去命名它之外，對於它遺留下來的傷害、傷痕，我們

怎樣去辨認？這也是善後工作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大家也會看到。真促會要釐清

歷史真相，有歷史真相才能思索如何面對。的確如此，但是我們也要有心理準備，

我們到底怎麼去釐清這個歷史真相？我們的根據是什麼？我們根據的是檔案嗎？

檔案有沒有可能是說謊的？之前有一部片子叫做《不是自己寫的日記》提到，線

人怕被處罰，而變成是迫害的人。所以，檔案描述的事情是否是真的真相？我們

要怎麼去比對真相？檔案不足的時候，我們的口述歷史到底可以揭露真相到什麼

時候程度。？其次，這個真相到底是以社會的角度來觀看？還是我主體角度的真

相。這個真相的層次可以剝開到哪個層次？基本上，我會認為，如果是以國家的

角度來看，他不會進到受害者的主體的經驗層次去看他的真相。但是對一個心理

工作者來講，這個層次是重要的。這個大概是我們跟一般在想像做轉型正義工作

很不一樣的地方。再來，就是說怎麼樣去跟過去的這種統治的手段，做一個切割，

有辦法嗎？ 

 

轉型正義跟心理療癒的關係 

基本上會有轉型正義的階段論。面對真相，重新去定義體制的不正義，跟過

去的威權體制作切割，進入到民主化的思考，清理過去各層面的遺緒，包括制度

上的、習慣，以及包括思想遺緒的清理，再下一步就應該要走到和解。當然還有

平復創傷，好像大家認為平復創傷是比較可以跟心理療癒扣在一起的。好像其他

面向就沒有。好像關於真相的討論。不太需要心理面向。好像關於清理遺緒這件



事情跟心理無關。可是真的是這樣？我一直希望挑戰這件事情。其實心理的工作

與很多層面相關。例如楊翠老師常講的，最大的銅像是在我們心中，這是最難解

決的。 

轉型正義的心理療癒中，必須要注意到加害跟受害者的對立。怎麼樣可以超

越？怎樣回到人的水平來看彼此。就是，我們現在會批評國民黨，國民黨會說我

們現在都已經民主化了，不是嗎？我們現在是在野黨，我們現在是執政黨監督者。

困難在哪裡？如果說，接受黨國教育的這群人的自我認同很難被拆解。大家想像

一下，如果你今天是在國民黨的體制裡面，跟你的家人都是所謂的深藍，你從小

就出生在這樣的環境裡，從小覺得這樣才是好的。就是作為一個國民黨支持者，

才是善良的。然後，今天你突然告訴我說，國民黨做很多可怕的事情。我要怎麼

想像我的祖先？可是，我的爸爸媽媽或我的爺爺奶奶，他們是如此慈祥和藹的人。

我怎麼可能相信他們手上有血腥？你沒辦法相信。最本能的反應就是你們都騙我、

你們誇大了。我們現在有一個氛圍，認為他們不承認，他們就很壞。很容易就跳

到一個極端去妖魔化所有國民黨的行動者。 

我覺得如果沒有辦法花力氣去理解。到底這樣身份認同建構裡面，他們維繫

著的核心是什麼？我們都需要把自己嵌在某一種比我更大的歷史裡，我們才能找

到在這個世界上佔有的位置，只是，我們怎麼樣去想像這個更大的歷史架構是什

麼？他可能是國民黨、中華民國，也可能是台灣，也可能是社會主義。五○年代

的前輩們相信，社會主義才能夠救全世界。但問題或許不在於我把自己嵌在一個

比我更大的信念或是信仰。問題在於，當這個信念跟信仰必須被想像成全善的、

無堅不摧，必須要被捍衛的時候，問題就出現了。可是，如果從心理的角度來看，

我們為什麼會需要那樣？為什麼會需要把一個全能的、全知的、全有的，超越我

的一個大我扣連在一起。這個心理需求是哪裡來的？如果沒有辦法知道這件事情

的話。我覺得沒辦法拆解現在碰到的困境。 

 

主體的真相 

我們需要知道的真相，不是這件事從頭到尾發生了什麼？我們要知道真相是

主體的真相。是這個主體，他曾經經歷了什麼是從來沒有辦法語言化的？從來沒

有辦法達到對方那裡的。對我來講，這個才是我們要找的真相。 

政治暴力創傷，根本沒有過去。它到現在還活在這些人身上。當事者過去以

後，這些創傷還在他們的二代，甚至三代的身上。有時候不見得用那麼明顯的症



狀方式呈現。但是它並沒有消失。政治暴力創傷是現在進行式，它用不同的方式

留在我們社會裡，不只是在當時的家屬身上。心理師或廣義的心理工作者、助人

工作者其實能夠做的事情很多，但我們現在並沒有一個想像，在轉型正義的工程

裡，有大家可以站立的位置，大家都能貢獻的位子。似乎，我們還沒有辦法想像，

可是我覺得這其實是我們的責任。 

 

創傷的後延現象與代間創傷 

創傷不會是線性的，我今天在那邊經歷什麼，然後我馬上就會出現什麼症狀。

它有所謂的潛伏期，或者是它的路徑，可能是跟後面發生的其他的事件關聯在一

起，產生奇妙的化學變化，之後才出現別的狀態，也就是說，創傷會是生命的堆

疊。你會發現創傷的症狀展現一種後移性，這是佛洛伊德所說的，創傷的症狀顯

現。主體如何詮釋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發生轉變的時候，這個症狀會跟著轉變。

我所說的意義，包括意義的無法發聲。就是他怎麼樣被卡在這個意義的無法、無

法發聲裡面。 

即使是家內的創傷，我們以為他是私密經驗的創傷嗎？也不是。當我經歷這

樣的事情，那為什麼會說不出來？因為我認為這個社會沒有人會懂我經歷的事情。

大家沒有想要聽這個，或是說，我一但要說出來，我就是要指責我的父親。然後，

他會動到整體的人際網絡。他會動到是我生命全部的秩序。我如果講出這些事情，

是不是要被通報，我的爸爸是不是，就要去上法庭。他會發生什麼事情。他被關

了以後，我們家怎麼辦？所以它不是單一的，即使是性侵的創傷，他都不是那麼

單純的只是一個私密事件的創傷而已。他要被講出來，他要被銘印，他要在被理

解的過程裡面，這都已經是社會實踐。它的社會面向、歷史面向都已經在。以性

侵為例，受害者可能可以在某個氛圍下說出來，但這個距離受害者可以公開地說，

誰是我的加害者，跟希望這樣的事情被處理，還是有很大的距離。為什麼？因為

還在妖魔化加害者，這對於家內性侵的受害孩子來說，只要外面的社會繼續妖魔

化她的爸爸，她就永遠說不出。所以這是一個社會面向的事情。 

這不是說我們要跳入另外一個極端，好像開始同理加害者，認為他不需要負

責任。當然不是這樣。對我而言，這就是威權遺緒，但如何面對威權遺緒，除了

二元對立的分化之外，有沒有第三條路，才是重點。 

創傷絕對是在關係向度裡面發生的。受害者或關係中的主體需要找到一個人，

然後發現這個人可以聽得懂他發生了什麼事，就這樣而已。光是這個關係的向度



出來的時候，他的傷會長得不一樣。他可以試著用別的方式去，去移動自己跟這

個傷的位置。我們治療就是在做移位的事情。我們不是把傷變不見，而是移動這

個主題跟他傷的位置。以及他去描述這些事情的角度突然可以變得比較多面向一

點。 

我們會嘗試成為對方的戰友，而不是在運用專業技巧在聆聽。我用專業技巧

在聆聽，對方馬上會知道。甚至對方搞不好會做得比你更好。所以，我們的專業

訓練，並不在訓練你有某某大師的樣子。專業恰好就是在訓練你，在未知的狀態

下，你怎麼有辦法同時 hold 得住你自己，以及把一個聆聽的空間為對方打開。

我們的專業訓練是這樣，不是在預備告訴你說，對方講什麼的時候，你要回什麼？

這樣會死得快。因為你在背公式。背公式就會死得很快。 

 

漂浮式聆聽 

我們講漂浮式聆聽，或注意力均等聆聽。也就是說，我們不去重建你自己的

生命故事，去做另外一種版本。我們的指導語只有一個，就是把你現在腦袋裡面

所有飄過的語言都講出來，就這樣，當然這很挑戰。因為我們都會想要聽線性的

故事。我們喜歡聽線性的故事，以為這樣比較有成就感。我永遠不會對你的掌握，

超過你自己，所以善意中立，不判斷。但我們講善意中立並不是說，我完全不做

價值判斷，而是當他為什麼今天此時此刻把這件事情帶到你面前來，他想做什麼？

他是為了告解嗎？他是想從你那邊得到原諒嗎？替代式的原諒嗎？有太多的面

向可以去探索的。有些個案的確會說，你告訴我，我要怎麼做。但通常這就是一

個陷阱，你給他答案的時候，他就會生出另外一個症狀，很多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關於主體的真相是，他回來的真相，不會是那時候的真相。因為永

遠都是現在此時此刻的真相。所以他告訴你不是說三十年前的時候，我在監獄裡

面，我怎麼樣被刑求。是現在這個人在告訴你，所以他在講那個時候，他也在講

此時此刻。所以，意思是我嘴巴再怎麼厲害，我再怎麼會使用我的語言，我都沒

有辦法重現這個真實。所以一定有東西會掉出去。我沒有辦法撈回所有真實的片

刻。這是見證的不可能性。所以做見證，同時也是一個哀悼的歷程。我要哀悼的

是，我再怎麼講也只能講到一個程度而已。別人再怎麼理解我，他也只能理解到

一個程度而已。 

 

言說的主體是欲望的主體 



因此，當我們創造一個讓言說發生的空間的時候，重點不在我的敘事內容本

身是什麼，而是這個曾經被剝奪的主體。曾經主體性被剝奪的這個主體，有沒有

辦法把他的主體性重新找回來。所以，不是他講了什麼內容。而是他有沒有辦法

在我的這個治療空間裡面找回他，他知道他是可以發話的。他相信自己可以發話，

而他發話以後不會有人來再來摧毀他。言說的主體就是欲望的主體，當他找回他

言說發話的可能性的時候，不管它內容講的是什麼，不管他能夠講到百分之多少，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可是如果他的這個發話的主導權、主體性找回來的時候。他

才會能夠開始說，我要什麼。所以對精神分析來講，言說跟欲望主體是同時發生，

是同一件事。我允許自己發話的時候，我也才能允許自己承認我欲望的方向在哪

裡？治療師可以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情，當這個主體發現：我可以了，我可以替

我自己發話的時候，他便可以離開我。 

 


